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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联系与合作

共同繁荣史学事业与档案事业

—
在第 � � 届国际档案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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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 届国际档案大会即将闭幕之际
,

我能以中国史学工作者代表的身份
,

在此向来 自

各国档案界的代表们发表演讲
,

深感欣慰和荣幸
。

这不仅是大会组委会和国际档案理事会给

我个人的极大荣誉
,

而且也是中国档案界和国际档案界给中国史学 会和史学工作者的极大荣

誉
。

我代表中国史学会和史学工作者
,

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并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

烈的祝贺 �

在过去五天中
,

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
,

进行了一 系列富有建设性成果的学术讨论
。

本

届国际档案盛会
,

其规模之巨大宏伟
,

气氛之浓重热烈
,

内容之丰富多采
,

形式之多样新颖
,

见解之精 彩创新
,

不仅为在座的 各国档案界代表所首肯和称道
,

而且给我本人和我的同行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
。

你们所表现出的保护世界记忆
、

维护历史真貌
、

服务现实工作和学术研究

的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
,

不能不令我们 史学研究人员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肃然起敬 �

本届大会
,

对档案学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

并对各国档案

工作中若干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共识
,

这必将推动 各国档案工作和挡案学研究的进一步

发展
。

我认为
,

本届大会不仅是前 �� 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继

续
,

而且由于它是在世纪交替时期召开的本世纪最后一届国际档案大会
,

肩负着 回顾过去
、

展

望未来的历史使命
,

因此
,

具有承前启后
、

继往开来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

作为与中国档案界有着多年密切交往的 史学工作者
,

我愿意站在大会组委会和国际档案

理事会为我提供的庄严讲坛上
,

阐述我们史学工作者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
,

表达我们史

学界继续获得档案界的合作与支持
,

共同推进历史研究和档案工作不断发展的诚挚愿望
。

对历史研究和 史学家来说
,

档案与其他 史料相比
,

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

一是直接性
。

档案是当事人亲身经历的直接记录
,

而非事后的回忆或听来的传闻
� 是在



事情处理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

而不是人为加工编造的
。

因此
,

它避免了记忆的模糊
、

传闻的

错误或主观的臆想
,

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
,

是原原本本的历史记录
,

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

料
,

是帮助史学工作者再现历史的最好工具
。

二是丰富性
。

每个档案馆的档案都积屋盈橱
,

汗牛充栋
,

全中国
、

全世界的档案数量更

是浩如烟海
,

不计其数
。

其内容之丰富
,

信息量之巨大
,

是其他资料无法比拟的
。

因此
,

它

是史学研究者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原料和知识源泉
,

是研究历史的最丰富的食粮
。

三是系统性
。

每个全宗的档案
,

都较完整地反映了每个机构或人物在一定时期内发生
、

发

展的演变过程
,

事件的源流本末
、

过程细节
,

在档案中都有着忠实的记载
。

档案能全面
、

系

统地反映历史的全貌
,

能使史学研究者深入探究历史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各个具体细节
,

帮助

史学家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

正因为如此
,

档案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
。

不但我的前辈们

以及我们这一代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时大量利用过档案
,

而且我们在指导我们的学生和后辈

们研究历史时也要求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档案
。

我的所有研究生
,

几乎都到有关档案馆

利用过档案
。

无论是 中国过去的史学家
,

还是当代的史学家都把档案看作史学研究中的最重

要史料
,

看作历史学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

可以说
,

离开了档案
,

就不可能进行严

肃的
、

深入的历史研究
。

由于档案对史学的作用如此重要
,

因此
,

档案工作与史学工作
,

档案工作者与史学工作

者也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
。

对此
,

我仅想以中国为例加以说明
。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
,

档案工作与编史工作是集于一人的
。

文书的记录
、

形成
、

保管
、

使

用
,

以至于史书的编撰
,

都由称为
’‘

史
”

的一类人担任
。

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
, “

史
”

的涵义

就是指手持簿书档案的人
。

即使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
,

档案工作和史学工作各自有了专门的

职责
,

但是
,

两者之间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
。

这种联系
,

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

第一
,

许多著名的史学家都曾管理过档案
。

例如
�

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
,

承袭世职为西

汉太史令
,

负责管理国家的图书档案
,

因而博采史料
,

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通史 《史记》
。

公元

一世纪开中国纪传体断代史先河的东汉大史学家班固
,

曾长期在皇家档案图书机构兰台任过

职 � 公元十二世纪首 创出中国典章制度通史的南宋史学家郑樵
,

也曾在中央档案机构中管理

过档案
。

可见档案工作这一园地
,

是孕育杰出史学家的沃土
。

第二
,

许多著名的史学著作
,

都是直接运用档案编纂而成的
。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成果最

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

历史上
,

每个朝代建立后
,

都为前一王朝修撰一部史书
�
每位帝王

,

都

有 《起居注》
、

《实录 芳等专门史书
,

记载其 日常起居言行和政务活动
�
每一级地方政府

,

每

一个大姓望族
,

过几十年都要新修一次方志
、

家谱
。

历史上的数万部史志谱碟
,

很少不是根

据档案编纂而成的
。

当代 一些著名史著的撰写
,

也是大量利用了档案
,

充分吸收了档案的营

养的
。

可以说
,

是档案熔铸成了史学著作的辉煌宝鼎
,

史学的大厦
,

正是建筑在档案的基石

之上的
。

第三
,

档案史料的发现
、

开放或公布
,

深刻地改变着史学的研究
。

本世纪前半期
,

中国

曾先后发现了四批重要档案
,

这就是殷墟甲骨
、

居延汉简
、

敦煌遗书和内阁大库档案
。

它们

被发现后
,

都曾轰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史学界
、

学术界
,

不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 了研 究热
,

把

中国殷商史
、

两汉史
、

南北朝隋唐史
、

明清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

而且还分别形成了甲骨学
、

简犊学
、

敦煌学等史学新学科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
,

档案史料大量公布
,

历史档案对外



开放
,

中外史学界大量利用了中国档案
,

从而引起了史学界的许多重要变化
�

一些史学家的

研究视野被拓宽
,

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
,

一些历史研究的传统结论被修改
,

一些流行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气被改变
。

这说明档案对史学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刻的
,

史学变革和史学

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来自于挡案
。

第四
,

档案工作者也积极参与着史学研究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档案工作者经常与史学工

作者合作编纂出版档案史料
,

共同举办各种史学研讨会
,

联合进行各种史学专题研究石不少

优秀的档案工作者
,

同时也成为出色的史学研究者
� 一些著名的档案馆

,

正成为我国史学研

究中的一支生力军
。

例如
�

中央档案馆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些

研究人员已经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

明清史研究
、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取得了

大量的优秀成果
,

成为这些史学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军
。

这表明档案工作者是史学工

作者的重要盟友
,

是史学研究的得力参与者
。

正由于档案工作与史学工作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

因此
,

我也愿意代表中国史学工作者
,

向各国档案工作者表达以下几点殷切的希望
�

第一
,

希望档案工作者在进行档案价值鉴定工作
,

决定档案存毁时
,

更多地考虑档案的

史学价值
。

档案除具有行政查考的现行价值外
,

还具有编史育人的史学价值
,

而且时间越长
,

档案的史学价值就越大
,

对史学研究就越珍贵
。

档案工作者在对档案价值进行鉴定
,

特别是

决定档案是否留存时
,

不仅应考虑档案是否具有行政查考的现行价值
,

还应同时考虑档案是

否会有学术研究的历史价值
� 不仅应 从行政学的角度和纯经济的意义上去考虑如何决定档案

的存毁
,

还应同时从历史学的角度和社会的意义上去考虑如何决定档案的存毁
。

事实证明
,

档

案工作者越是具备历史的眼光
,

就越能正确地把握档案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

就越能为历

史留下真正值得永久保存的档案
。

第二
,

呼吁全社会并希望档案工作者更好地爱护
、

保管各国的档案遗产
。

档案是珍贵的

文化财富
,

但又极易受到各种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
,

而且一旦遭到破坏
,

又是不可再

生和难于弥补的
。

因此
,

不少历史档案遗产
,

有的 已经灭绝
,

有的正在濒临灭绝
。

全社会和

每一个公民应把保护档案资源作为自己的神圣责任
。

国际档案理事会为保护和抢救档案遗产
,

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

近年来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和支持下
,

国际档案理事会正

在国际档案界组织实施
“

世界记忆项 目
” 。

实施这一项 目
,

对于抢救濒临危境的档案遗产
,

保

证档案文献更久远地流传和被更广泛地利用
,

将是非常有益的
。

我们史学工作者
,

除了呼吁

各国政府要更加重视对
“

世界记忆
”

的保护外
,

也希望 各国档案工作者
,

更加密切关注和积

极参与
“

世界记忆
”

抢救活动
,

进一步妥善保存本国的档案遗产
,

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

为

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第三
,

希望各国档案界进一步开放档案
,

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大的方便
。

档案开放对于活

跃思想
,

繁荣学术 � 发展文明
,

促进进步有着巨大作用
。

中国历史上
,

春秋时代由社会变革

引起的官府挡案的大量流向社会
,

曾造成学术的繁荣
,

形成诸子竞存
、

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

�

世界历史上
,

由法国为先导
、

其他国家相继实行的档案向社 会开放
,

也为近现代人类学术文

化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档案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是史学界
,

因此
,

史学界对档

案开放盼望最殷
,

要求最切
。

当前
,

各国档案开放的进展还不平衡
,

档案开放的程度也与史

学界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

因此
,

我们也希望档案界不断关注史学研究的新进展
、

新要求
,

进一步打开档案馆的方便之门
,

为各国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条件
,

促



进史学研究的更加繁荣
。

第四
,

希望进一步加强档案界与史学界的密切合作
。

各国档案界与史学界的共同合作 已

经 由来已久并愈益成功
。

这种合作
,

不仅促进了史学界的繁荣与发展
,

而且也为全社会的繁

荣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

我们希望这一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

希望档案界和史学界在新的起

点
、

新的高度
、

新的领域
,

以新的形式
,

开展更加广泛
、

更加密切
、

更有成效的合作
,

促进

档案事业与史学事业的共同繁荣
,

共同进步
�

长期以来
,

史学工作者一直享受着档案工作者用辛勤劳动所带来的各种泽惠
,

也一直感

受到档案工作者默默无闻
、

无私奉献精神的伟大和动人
�

史学的繁荣与进步
,

离不开档案工

作者的奉献与支持
�
史学的辉煌成就中

,

有着档案工作者的一份功绩
。

为此
,

我利用这一机

会
,

代表中国史学工作者向全体档案工作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

并由衷地祝愿中国和世界各国

档案事业蓬勃发展
、

繁荣昌盛 �


